
童年时，正赶上动乱年代，校园里很快不正经上课了，到
处一片萧瑟。但大自然里的树木和花草，仍快乐地生长着，
年复一年，依然故我。

我喜欢到离家不远的山里拾柴火、挖野菜。
童年的我没有多少书读，也不大喜欢读，我喜欢读
的也读得最多的，就是山里那一株株叫得出名，或
至今也叫不出名的树木。

树站着，你也站着，你和树完全可以做平等的
交流和沟通。有时我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
株小树，看叶片在舒展、枝干在延伸。树的美丽匀
称的形象，构成了我对自然界最初的认识。

树和人类的生活是无法分开的，其实任何动
物对自然或者说对树木，都有着强烈的依赖性。
记得电视里有个节目叫《动物世界》，各种各样的
动物在解说者娓娓动听的介绍下，纷纷出场，动物
各异，但背景几乎都是相同的，永远也离不开森林
和树木。

小学的时候，为了回答“树木的用途”这道题，
我曾认真地观察过我们的教室。那教室的座基是
石头的，上面是砖，除此之外，房梁、门框、门槛、窗
架，以至里面的桌椅、黑板，都属于树木的家族。
记得当时我还回答说，我们小学文艺宣传队使用
的二胡、竹笛、扬琴、小鼓等乐器，都和树木有联
系，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树木被聪明的人类加工成各种几何体形状，默默地在各自的
位置上做着什么，树的这种奉献精神，一直为我钦佩和敬仰。

当然，树木的用途，天宽地广，就是树的礼赞，也可以写
许多许多的文章。可是关于树倒下来以后的位置，我思维的
焦距总集中在一个难忘的门槛上。

那是前些年，我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小学的教室很
旧、很破了，一如我童年时读书的课堂。看看房顶，看看后
墙，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那个被磨得变细变亮的门槛上。那门
槛有一米来长，硬木所做，经过岁月的磨蚀，两头略留本色，
中间细细如弓，阳光下闪着油黑的光芒，像个结实的车轴。
有了它，才有了门的张张合合，才有了人们的出出进进。

多少年前，这门槛就是一棵树，或者说是树的一个部分，

它曾经扎根在一方黄土，伸出树叶的手承接着雨露和阳光的恩
泽，它的肩头也落过小鸟儿，它的花朵也引来过蜜蜂。

命运没有把它雕成观音，接受人们的礼拜，也没有把它变成
某种乐器而终生歌唱。是的，命运就是这样，如果当
初把它安在船上，它就会周游四海，把它扔进炉膛，
它只能化作一缕青烟。这里有必要说一句，与我同
行的对木匠之道颇有见解的人告诉我，这个门槛是
个很不错的柞木，从边上的花纹就能看出来。

而这棵曾经是树的柞木，就这样默默地躺在这
偏远的山村教室，变作门槛，和门进行着永无休止
的对话，让那些牙牙学语的山村孩子，用布鞋用胶鞋
用带茧的脚丫，也用衣裳、用细嫩的身体，经年累月
地摩擦着它，它才能像今天这样，终于闪耀着特有的
光芒。

从树到门槛，是一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的过渡，
从长方形带着棱角的门槛，到边宽间窄闪着油光的
过程，怎么说都是充满着哲学和诗的意味的。

我想若干年后，我眼前的这些农村孩子，如果其
中有一个，在大山之外衣锦还乡，用苍老的手再次抚
摸这个门槛，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或许今天那个
学校早已翻修重建了，我甚至想，如果学校的老校长
对大家说：“这个老房子该扒掉了，同学们看一看还
有什么东西要留下来做一个纪念的？”会不会有人想

到把那个磨成细轴似的门槛留下来呢。那个脏乎乎的门槛，或
许真的没有人注意到它，它在拆房子的那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
使命，或者被人扔进灶膛里烧火了，或许被谁无意丢进了垃圾坑
里。门槛，当然不会有一句怨言，它活着和死的时候的唯一语
言，就是沉默。

沉默，这是它最高尚和高贵的姿态。其实，这个门槛即使摆
在国家的哪一级教育历史博物馆里，也会让它生辉添色的。

所以，那次短暂的山村之行，几乎一切都忘记了，可那个门
槛仍在我的记忆中闪光。它让我想起树，想起树木对人的命运，
或者说人对树木的命运的参与，有时比玄机还要魔幻和奥妙。

我想不出更深更远的道理了，但我还知道：无论是大树，还
是小树，站着的或是倒下的，做栋梁的或是做门槛的，都是这个
世界上的财富。 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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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龙的乌龟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嫌面条难吃。
今年暑假，夏东方又被外调到隔壁省去出差了，刘一彤

又在医院值下午班，晚上十一点才结束。于是他们的儿子夏
子龙往往孤身一人留守家中。夏子龙缠着妈妈软磨硬泡。
终于她同意了让他养个宠物解闷儿。

然而刘一彤对所有带毛皮的动物都有心理洁癖，唯恐避
之不及。这么一来，整个花鸟市场里剩余选项就不多了。锦
鲤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夏子龙怕鱼死得快。要说寿命和
生命力，舍龟其谁呢？最终，夏子龙蹲在一个大红色提桶边
上，在一堆被水彩笔涂得花花绿绿的乌龟当中，选了一只涂
纯白的。

乌龟并不有趣。买来第三天了，小白愣是岿然不动，任
凭摆布；放在嘴边的龟粮，也一口未沾。夏子龙使出浑身解
数，也不能让它动弹分毫。

夏子龙玩腻了，把它孤零零晾在边上，写了一天的暑假
作业。

火烧云出来了，夕阳穿透窗子，小白龟映成小红龟。夏
子龙扒拉出两袋方便面撕开，突然又想起柜子里兴许有剩的
卤蛋。正当他在一堆凤爪、豆干、鱿鱼丝里头翻翻找找的时
候，身后传来一声抱怨：
“这面条好难吃啊，假的吧？”
“就剩这个了，你爱吃不吃。”夏子龙心烦意躁地敷衍

道。两秒之后他才反应过来，登时原地一蹦，转身，落地已摆
出了打架的斗势。谁在说话？

他的视线从摇头晃脑的电风扇，到翻开的暑假作业；从
地板上的废纸团子，到吃了一半的冰棍儿。房间里空空荡
荡，除了他还有谁呢？
“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啊。”
夏子龙循着声音，定睛一看，是小白龟爬到了方便面旁

边，正啃着面饼。不可思议。夏子龙瞪大了眼睛，小心地往
前跃了一步，身体还一耸一耸地小跳，随时准备重拳出击。

小白龟抬头，拿它的绿豆小眼盯着夏子龙。一时间，大
眼瞪小眼。

良久，夏子龙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是你在说话？”
“是啊，不然你觉得呢？”小白龟的语气，仿佛他是个智障

儿童。
“活见鬼，为什么王八会说话？”
“什么王八？”小白龟暴跳如雷，“你才是王八！我是赑屃！”
夏子龙怀疑地重复道：“什么？英文字母B吗？”
“是赑！三个贝！有没有文化啊？龙的儿子！我还有八个

兄弟……”小白龟赫然而怒。
“我的名字就叫龙。”夏子龙脱口而出。

接着，他想到了上学期美术鉴赏课学过的古
代建筑和图画，里面提到的龙生九子。他恍
然大悟：“哦——”

小白龟洋洋得意：“懂了吧？尊重点，我
比你大几千岁。”

夏子龙说：“……就长成了这个尺寸？”他走近，单手把小
白龟捏了起来。小白龟只有三个硬币加起来那么大。

闻言，小白龟闷闷不乐：“我只是赑屃的一个分身，我在
五湖四海的分身可多了去了。这个分身刚转生过来，法力不
够，只能长这么点儿大了。”

夏子龙忍不住哈哈大笑，用手指戳了戳小白龟的鼻尖。
“干什么！”小白龟勃然大怒，张大了嘴，一瞬间——夏子

龙只感到一阵厉风凭空而起，他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桌子
上的纸张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垃圾桶里的东西也到处乱飞，
噼里啪啦地撞在墙上。他听见了可怕的吱呀声，不知是门要
裂开了，还是柜子快倒了。

夏子龙用另一只手遮住脸，大喊：“停！停停！我错了！”
妖风停了下来，小白龟的绿豆眼睥睨着他。
“那个，三贝哥，知道你有法力了，别冲动。”夏子龙擦了

擦沾到脸上的冰棍儿，“但是，你为啥会在花鸟鱼虫市场？”
小白龟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降生在这个地方，

肯定是因为此处有碑要负。可是……”
“可是？”
“我忘了在哪了！我一醒来，四周就是大红色的高墙，滑

不溜秋，爬了好几个星期都没爬出去！”
“那可不吗。”夏子龙心说。
“所以，小屁孩，我需要你帮我找到那块碑。”小白龟义正

词严地说。
夏子龙“啊”了一下，刚想开口就被打断了。
“你我都有龙的血脉，我是你祖宗，你帮我天经地义，龙

会庇佑你的。”

2

所谓的帮忙，第一件事竟然是去买一包武汉热干面。
夏子龙抽出一根干面条，捏着面条一头，把另一头塞进

三贝的嘴里。
三贝吃得津津有味：“这才是老家的味道呢！”
“你老家在武汉？”夏子龙心想，龙的发源地好像在河南呀？
三贝摇摇头——试图摇头，但脖子太短，摇得不明显：

“我降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第二件事是找到三贝要负的碑。
“碑？碑……”夏子龙念叨着，“奶奶家好像有一个。”
夏子龙买了个手提的塑料金鱼盒，把三贝装在里面，戴

上遮阳帽，就往公交车站跑。三贝在盒子里晃得七荤八素，
叫苦不迭。

夏子龙挑了倒数第二排靠窗的座位，把金鱼盒放在膝盖上，
望着窗外出神——工地上大汗淋漓的工人，摆满零件的修车摊
子，妈妈工作的医院……他白天跑出去，妈妈不会发现吧？

当公交车后部没有人时，他就把三贝捧到脸前，小声咕
哝着和它说话。三贝给他讲五脊六兽的故事，颇有意思。

四十分钟的车程，坐到底站，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
从简陋的公交车站出发，走过绿油油的麦田，走过渠沟上的
石板小桥，走过年久失修的土地公公庙。终于看到了村口刻
着“夏家岙”的大石头。

全村唯一一家小卖部门口，大黄狗热得垂头丧气地吐着
舌头。夏子龙摸摸兜里的钱，扒在窗边张望，里头的人果然
又在打麻将。他喊：“张婶！给来两个黄桃罐头。”

张婶“哎”地应声，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色彩失真的电视
机屏幕上移开。张婶站起身，手里摇一个蒲扇：“小龙啊？真
是稀客。给你爷、你奶买的？”

夏子龙怀里揣两个玻璃罐头，手指尖掂着金鱼盒，顶着
大太阳又走了一里路。

老房子门口，奶奶撸起袖子在掰豆角，爷爷戴着老花眼
镜看报纸，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天的。

“爷爷！奶奶！”隔着几丈远，夏子龙就扯起嗓子大喊。
奶奶有些耳背，爷爷倒是听着了。他腾地站起来，喜笑颜

开：“小龙——”
奶奶说什么都要催爷爷去地里摘个西瓜给孙子吃。爷爷

忙不迭去后院骑那辆呜哩哇啦乱叫的小电驴。
“爷爷！您知道村里那个碑在哪儿不？”
“碑？”
“就那个，大石头，四方的，有字儿的，供起来的。”夏子龙比

手画脚地解释。
爷爷明白了：“就顺路，怎么，你们暑假作业要看碑？”
夏子龙含糊其辞：“差不多。爷爷，载我一道，载我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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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空气闷热，阳光毒辣辣地，地皮都龟裂开了。爷爷在
碑前放下了夏子龙，就去地里摘瓜。

夏子龙捧起三贝小声说：“就是这个，但我不认得上头的字。”
三贝气喘吁吁地说：“我瞅着这是烈女碑啊！”
“烈女碑是什么？”
三贝读着上头锋芒有力的古体字：“这个女子被许配给了

一个男人，还未完婚，男人就因病暴毙了。女子不愿独活，便从
容赴死了。后来人们立这个碑，表彰女子贞洁忠烈。”
“这有什么可表彰的？”
“他们觉得该表彰，而且觉得世间所有女子都该这样。”
夏子龙不解。算了，大人的思想一向难懂。比如，他就永

远不懂妈妈为何不喜欢有毛的动物……
“所以，你要负的碑是这个吗？”
三贝说：“当然不是！霸下——就是赑屃的别名，在古代通

常为官员驮墓碑，也有在寺庙宫殿里驮石碑的，表彰功德，但从
来没有驮贞洁碑的！”

出师不利。夏子龙抱着三贝，坐爷爷的电驴回到奶奶家。
他发现，爷爷后脑勺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不少。

奶奶菜刀都洗好了，可爷爷非要表演一个徒手劈西瓜。嘭
嘭，劈开的瓜瓤子粉里透红，头茬儿的西瓜脆生生，甜沁心窝。

夏子龙去后门水井里吊了一桶冰凉的水，兜头浇到三贝头
上，可算解了它的渴。他又掌心掬水，洗去满脸的西瓜汁。
“小龙啊，什么时候养了乌龟？”奶奶问。
爷爷细细端详着，疑惑道：“这乌龟长相倒是奇特，很像老

陈他们村祠堂里的……”
夏子龙讪笑一下，赶紧把三贝收进盒子里，怕见多识广的

爷爷看出端倪。
乡下的末班车在四点多。没呆多久，夏子龙就挥手告别了

爷爷奶奶，挎着满满一篮子黄瓜、豆角、西柿子、苦瓜，坐上了空
无一人的回程公交车。他向来是不碰苦瓜的，可刘一彤爱吃，
说苦瓜美容明目，便也捎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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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索断了，夏子龙一时没了辙。连着好几天，他在家咬
着笔头做算术题，抓耳挠腮写作文。偶尔三贝心情好，就给他吹
点凉风。大多数时间，它只是像石头一样发呆。
“你怎么天天发呆，不无聊吗？”夏子龙没话找话。

“霸下驮碑，一待就是几百上千年。”三贝慢
吞吞地说话时，呼出习习凉风，“一天在我们看
来，犹言一刻钟之于人类。”
“夏子龙！你在和谁说话呀？”门外传来笃

笃的敲门声，是同小区的女孩姜流火。
“没，没谁，我写作文呢。”夏子龙给三贝使了

个眼色，去开门。
姜流火问：“上学期美术课用过的笔墨纸砚，你还留着不？

我丢在陈老师那儿了！我还得写作业呢！”
姜流火的爸爸姜天一给她报了暑期软笔书法班，拜于本地

鼎鼎大名的书画家陈鸿亮老先生门下。姜流火隔天去一次陈
老先生的见微书舍，下了课要摹八大张的字帖。

夏子龙翻箱倒柜，半晌，终于掏出一盘乌漆嘛黑、奇形怪状
的东西：“是这？”
“噫！”姜流火嫌弃地眯起了眼睛，“怎么变这样子了？”
夏子龙摸了摸后脑，思索片刻，豁然开悟：“最后一次上完课忘

了洗了。粘住了。”他一手托着墨，一手抓住砚台，想掰开来。
姜流火赶紧大步后退，怕溅一身黑。
夏子龙徒手分不开墨砚，只好作罢，两手一摊：“你就说要

不要吧。”
姜流火神情复杂，心理斗争了一会儿，说：“罢了，我还是去

陈老师家拿吧！”
夏子龙无所谓地摇摇头，把墨砚扔回柜子里，砸歪了两支掉毫

的毛笔。突然，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等等！流火，你有没有在陈
老师家，见过，那个，就是，石碑涂墨水倒印出来的……”
“碑拓？”
“对对对，碑拓。”
“有啊，陈老师的收藏，可叫一个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那陈老师一定很懂石碑吧！”
“陈老师博闻强识、诲人不倦……”
“你能带我去见见陈老师吗？我想问他点事儿！”夏子龙快

嘴快舌。
见微书舍的外厅像古时的私塾，整整齐齐地码着八张桌

子，桌面上的文房四宝、废纸废稿，都被陈鸿亮收拾得干净整
洁。进门入眼就是一幅孔子画像。两边墙壁上挂着梅兰竹菊
的国画。空气里飘着笔墨纸砚的香气。

陈鸿亮先生精神矍铄，鹤发童颜，自有一种温和的威严。
夏子龙初次见到大师，搜肠刮肚不知如何拜见，便学着电视剧
里的样子打拱。姜流火在底下偷偷踢了他一脚：“反了！这是
凶拜，吊丧的！”

陈老先生并不在意，就邀两个小朋友进内室入座，徐徐斟
了两杯茶。小孩喝不得浓茶，这壶只是荷叶泡的，取其清热去
火、防中暑的功用。

陈老先生问了夏子龙的名字。夏子龙不知字号，陈老先
生解释道，号可以自取，字按理是二十弱冠时长辈赐的。夏
子龙笨嘴拙舌，不会客套，一概只会说“好好好”。可他打心
底里觉得这书舍处处都好，能让他这么心浮气躁的孩子，都
静下心来。

进入正题，夏子龙问：“陈老先生，‘赑屃’这个东西，您知道吗？”
陈老先生沉吟片刻，提笔在纸上写了三个贝。
“对！我想知道，赑屃一般驮什么碑呀？”
“寺庙当中、高塔周围、陵墓里面……通常是达官贵人，死

后会用霸下驮碑，以示地位尊贵，高人一等。也有用来纪念建
筑物的。东汉张衡《西京赋》云：‘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
曲……’说的就是赑屃。”

看孩子们听得直打瞌睡，陈鸿亮转而讲些故事：“相传赑屃是帮
助大禹治水的神兽，但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怕它兴风作浪，便用巨石
压住了赑屃，几千年动弹不得……”

姜流火怪道：“乌龟能怎么兴
风作浪？”

夏子龙心说，它确实挺能来风
的。他又问：“陈老先生，本地有哪
些地方有赑屃？”

陈鸿亮摸了摸下巴，说：“这老夫
也难以全部一一道来。如果你真要
考证资料，不妨去查看县志试试。”

“县志？放在哪儿呢？”
“县立图书馆的古籍文献阅览室，就是流火父亲上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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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龙又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在卡牌收集盒底下找到了借
书卡。可他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卡是少儿卡，进不了古籍阅览
室。无奈之下，只好请姜流火帮他“走后门”。这天，姜流火缠
着姜天一，非要去图书馆写作业。趁姜天一如厕，姜流火拼命
给夏子龙打手势。夏子龙把金鱼盒夹在胳肢窝下，悄悄地溜进
了书架之间。

一本本厚重的大部头古籍，在阳光照耀下，溢着岁月的光辉。
扬尘舞在空中，金光闪闪。书脊上都是“老写字”，笔画又多又复
杂，夏子龙看得眼花缭乱，他只能半认半猜地念书名。他随意抽出
一本书翻开，登时头晕眼花，全是竖排“老写字”！没办法，他只能
看里头的图案，希望能看到某张有霸下驮碑的图。

三贝直想翻白眼——如果它能翻白眼的话——这得找到
猴年马月去呀！

夏子龙说：“但我觉得，你该负的碑，不能是别的三贝已经
背着了的啊。你们三贝会互相抢碑驮吗？”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拍了拍他的左肩。夏子龙吓得大叫一
声，把手里的书扔了出去。姜天一眼疾手快在空中接住了书，
看了一眼腰封，熟练地把书插进了书架里，严丝合缝，整套动作
行云流水。接着，他双手叉腰，低头看着夏子龙：“你个小家伙
在这干吗呢？”

几分钟后，夏子龙老老实实地坐在管理员座位旁，低头认罪。
姜流火偷偷拿古印本《资治通鉴》挡着脸，乜斜着眼睛睃他们。

姜天一戳着他的脑门数落道：“你想看书，可以，下次叫流
火跟我打个招呼，放你进来。你挑一本书，好好地端过来坐着
看，不许损坏，不许折页，不许写字。可是……这是啥？”他又拿
手指直戳金鱼盒，三贝在盒子里连连后退。“你不能把乌龟带进
来啊！弄湿了书本怎么办？你知道这些书的来历吗？它们的
年岁可比你大了三五倍不止！”

夏子龙嘟囔着说：“三贝的年纪是书的十倍呢。”
“你说什么？”姜天一没听清。
“没什么，没什么……”
姜天一端起他的老干部双层保温玻璃杯，喝了一口西洋参

茶降火。茶水已经放凉了：“所以，小家伙，你想找什么资料？”
夏子龙眼睛一亮，一口气说道：“我想找一个跟乌龟有关的东西，

就是那个龙生九子里面的赑屃，我想找一个本该有赑屃的石碑！”
姜天一用手指头敲着桌面，想了一会儿，在电脑上按几下，就

出来一个在线检索页面。他翻了半天，夏子龙大气也不敢喘。
姜天一把几个页面都放出来：“本地有赑屃的石碑就这几

处了。可是，你说‘本该有赑屃的石碑’，我就真没主意了。”
夏子龙悄悄把金鱼盒移动了一点儿，让三贝也能看见屏幕

上的字。从三贝的肢体语言表示来看，里面并无有效信息。
姜天一看到三贝，心里冒出一

个离奇的想法，他自己都不信：“你
带着个乌龟找赑屃干吗？不会想
让这只小乌龟驮碑吧？”

夏子龙连忙找补：“我做暑假
作业，想研究一下古代乌龟的传
说。这……这是实物考察。”

姜天一的手指又敲了起来，
良久，他退格了“赑屃”“霸下”这

类关键词，敲入了“龟”字。刷地弹出来好多页面，大部分是水文
考察和动物志，姜天一手忙脚乱地关无效弹窗。突然瞥见一个，
他顿住，念道：“陆俭，字明德，仁兴堂中医……唯爱养龟，有一龟饲
四十年之久，行、坐毋忘，坐堂便假寐于旁。后顺青水河而下，不知
所终……”他立刻说：“小家伙，这个老先生倒是跟你一样，走到哪
都不忘带着乌龟。可惜，乌龟长寿，人何以堪……和流火一起去看
看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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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天一叫了个电动黄包车，送夏子龙和姜流火到青水河边，
还在装修的新立县政府对面，仁兴堂旧址。那破败萧索的中医
堂废墟，杂草丛生，蝉鸣阵阵。斑驳的石块勾勒出几面断墙，勉
强可以看出原来前堂后室的模样。

夏子龙和姜流火站在废墟前十米远的地方踟蹰不前，各人
都在心里咀嚼着姜天一说的故事。1940年7月，青水河入海口
处，抗日将士与日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激战。炮火连天，血染江
海。无数前线的将士身负战伤，被送去抢救。陆明德时年五十，
是远近闻名的妙手回春的名医。他不眠不休地救治伤员。其中
被他救起一命的，就有我方将领之一。三天后，午城失守，日军
攻占全城。日军对陆明德医生怀恨在心，为以儆效尤，当市屠杀
陆明德，并将尸首投入青水河中饲鱼。

据说，陆明德年幼立志从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十岁于
青水河畔读书，偶遇小龟一只，诧异于小龟形貌不凡，便带在身
边，悉心照料，也取乌龟健康长寿之意。乌龟伴他四十年，从掌
上小龟长成了数十公斤的大龟。谁能想到两袖清风、一生行善
积德的神医最终惨死在敌人刀下，尸首无归。陆明德先生罹难
后，乌龟潜入青水河，再无影踪。

夏子龙在大红提桶里，一眼就看见了三贝。那么多五颜六
色的小乌龟，只有它通体洁白。

烈士殒殁，天下缟素。
夏子龙终于向前走去，走到了原仁兴堂的中央，捧起金鱼

盒：“三贝，是这里吗？”
其实不用问了，他看见三贝的眼睛，三贝甲壳中的躯干，都

在发光。
天上忽然一声惊雷，大风乍起，乌云密布。
“流火！快去县政府躲雨！”
姜流火对他喊了什么，他听不到。
不到一分钟，瓢泼大雨落在他脸上、身上，浇透了他的头发

和衣服。夏子龙把三贝从金鱼盒里掏出来，扔掉了塑料盒子，双
手高高地、高高地把它捧起来。

一道闪电，天地煞白。三秒过后，雷声炸响耳畔，电光火石，土
地坼裂，夏子龙瘦小的身影和仁兴堂的废墟，一起消失在强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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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子龙感到有人拍打他的双颊。他猛地惊醒过来，是姜流火。
姜流火的眼中有惊恐困惑之色。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原

仁兴堂的废墟之上，兀然出现了一座无字石碑，碑顶龙纹浮雕栩
栩如生。视线往下，他看到一只赑屃昂首挺胸，用自己的身躯，
扛起了这座丰碑。不似县志照片里的灰石、青石赑屃，这只赑屃
通体皆白。

夏子龙回过神来，从地上翻身起来。他身上毫发未伤。他
想起三贝说的，龙会庇佑你。两个孩子后退几步，并排而立，对
着石碑，深鞠一躬。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级本科生）

选择将上古传说中的神兽赑屃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加入神话故事和

历史元素，这让黄依灵的作品在一众

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显得独树一帜，令

人眼前一亮。

细读下来，不由深深被这个故事

所吸引。小说结构完整，行文流畅，

且具有儿童文学特有的诙谐俏皮的

风趣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语言娴熟

活泼，充满童趣。从出场人物设置到

情节安排，均有一定的合理性，故事

的展开逻辑清晰，且环环相扣，引

人入胜。虽然带有神话色彩，故事的

落脚点却借由赑屃驮碑的传说，传达

出了当下弘扬的正确价值观和爱国

精神，不仅耐人寻味，更能带给读者

正能量的启迪。

作者身为中文系本科大三在读生，

从小学时就有发表作品的经历，对文学

的热爱使她在驾驭文字和阅读方面，具

有了一定的积累。小说虽有近七千字

的篇幅，但读起来让人感觉轻松顺畅，

丝毫不觉吃力。而且从遣词造句的运

用上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的文字有着

严谨认真的要求，投稿前必是通读检查

了多遍，才将工整干净的小说原稿呈现

在编辑面前。

黄依灵说：“中文系的本科生课程

中，有一门课叫‘中文工具书’，学习这

门课时，老师曾带我们去图书馆的古

籍和地方志阅览室，那些珍贵藏本里

有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其中龙生九

子的传说激发了我的想象，于是以其

中的霸下为主角创作了这篇小说。”

从小学发表作品之后，这是黄依

灵第一次投稿，也是第一次完成这样

长篇幅的作品，她投入了大约半年时

间，将自己的灵感诉诸笔端，用生动有

趣的故事让尘封于古代传说中的神

兽，穿越千年，仿佛跃然纸上。她希望

通过这个作品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神

话的兴趣，更希望它能带来一些缅怀

和感动，让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精

神跨越时空的局限，永远传承下去。

“六一”儿童节专版

插图 小葵姐


